




图书在版编目( erp ) 数据

马家寨/贺绪林著 . 一一西安 : 太 白 文艺出版社 ，2∞4.

(关中匪事 系列 )

1. 马… II . 贺…皿 . 长1革 小说 - 中 国 - 当代

lV . 1 247. 5

中 国版本图 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 2∞4 ) 第 口5320 号

马家寨

著者:贺绪林

责任编辑 :及立华 党晓绒

整体策划:容反文化

策 划人:马文软

装帧构成:标点工作室

版式: 西 贝

出 版: 太白 文艺 出版社

(西安市北大街 1 3 1 号 )

行 : 太 白 文 艺 出版社

销 :新华书 店

刷 : 成都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本 :787 x 1092 毫米16 开

张 : 15. 75
页 :28

数 : 240 千字

次 : 2007 年 1 月 第 2 次印刷

号 : ISBN7 - 80680 - 233 - 9/1 . 146
价 :28 . 00 元，

发
经
印
开
印
插
字
版
书
定

翻印必究版权所有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， 可寄印 刷公司质量科对换

邮政编码 : 7山077



作者简介

贺绪林.陕西扬凌人.生于一九五芝年九月. 弱冠之年受伤致残 ，

不甘坐以待毙.遂与文学结缘 = 迄今发表文学作品二百余万字 . 多次

获各类文学奖项 . 根据其长篇小说改编的 三二十集电视连续剧《关中匪

事~ . 广获反响 -



天寿没再往前走， 猫在芦 苇林中往那边窥视。女人的背影像个

硕大的 葫 芦，一个饱满成熟的 葫 芦， 煞是好看 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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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寿忽地从崖头跳到官道 中 央. 拦住 了 保安大队长的马 头 寸



忽然，门外响起了 熟悉的脚步声。云英叫了声"天福
， " 疾 奔到

门 口 D一个壮汉也到了门口 ，正是天福 。



崖上为首的汉子正是天寿，二十四五 岁， 浓眉赤面，一脸英武之

相)穿一身黑衣黑裤， 敞着怀 ， 腰扎宽板牛 皮带， 斜插着盒子枪口枪

把上吊 着红理稳，在晨光的映照下格外醒 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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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事的那天是中伏天的一个中午。

那天出奇地热。天蓝得发青，瞧不见一丝云彩，白花花的太阳当

头照着，把风儿也晒死了。河边的白杨叶焉头聋脑地垂着，动也不

动。一条游狗从河水中钻出来，趴在树阴下，伸着烙铁似的舌头，拼

命地喘着气。

那时，马天寿在河湾里锄玉米。他家在河湾有两亩水地，地虽

少，却旱涝保收。由于久旱元雨，水田的禾苗也干焦焉巴起来，玉米

叶绳子似的拧着。农谚云"天旱锄田，雨涝浇园。"说的是锄头有水 ，

还得抓紧夏锄。倘若又遇上年筐，秋田颗粒不收，只好喝西北风去。

他尝过饿肚子的滋味，知道那个罪不好受。玉米苗刚刚高过他的头 ，

他光着膀子把锄挥舞得虎虎生风，玉米叶被锄头撞得哗哗作响，锯得

他裸露的皮肤如同刚从锅里捞出的红烧肉 。

锄到了地头，天寿一头钻出玉米地，站在路边拉风箱似的喘着粗

气。他身胚牛高马大，粗茶淡饭并没妨碍他的发育，一身骤子般的筋



扁担匪窜
肉 ，光着膀子赤着脚 ， 只穿一条白粗布短裤。 阳光如同锄尖抵着他的

前胸后背，他感到沉重、滚烫 、刺痛。 汗珠子从额头 、脸上 、前胸 、后背

往下滚落 ，犹如虫子一般曲折地顺着脊背往下爬，钻入短裤里。他的

粗布大短裤又往下溜了 ，他便往上拽了拽裤腰。

天寿长长喘了一口气，拄着锄把，抹了一把脸上的汗珠甩在地

上，眯着眼睛看天。 太阳还没移到头顶 ，元遮元拦地往下喷着火 ， 烤

得脚下的地皮都发烫。 他换了一下脚 ， 把脚板往黄土里蹭了蹭， 骂了

一句"狗 日 的，这么毒 ! "转身走到地头一棵泡桐树下，折了一片桐树

叶扇凉。

按说还不到收工时间，可他却有点吃不消了。以往这两亩水地

他和哥哥天福一同来锄，哥哥被抓了壮丁 ， 这活儿他就得一肩挑起。

紧挨他家水地的是乡绅冯仁乾的八亩玉米。 冯家的伙计头儿陈根柱

带着五六个伙计已经折身往回锄了 。 陈根柱钻出玉米地 ， 看见他消

停地折了一片桐树叶扇凉，嫉恨地剃了他一眼。 他们是冯家的伙计 ，

吃人家熟的拿人家生的 ， 身不由 己 。 他是 自个儿给 自个儿当掌柜的 ，

睡坐都由着自个儿。 今儿个的太阳实在太毒了 ， 钻在玉米地里比闷

在蒸笼里还难受。他决定提前收工 ， 剩下的活儿等太阳落了窝后再

来干。

他忽然恶作剧地冲着陈根柱一伙的脊背吼起了秦腔乱弹 :

为王的坐椅子脊背朝后 ，

没小心把肚子搁在前头 . . . . . .

陈根柱扭过脸来 ， 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。 他仰脸哈哈大笑起来

天寿扛起锄头正准备回家 ， 忽然看见前边不远处的玉米地里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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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J 京赛

出一个年轻女人。他微微吃了一惊，怔怔地看着那女人。恰在这时 ，

那女人也回眸看他，看到他在看她时，似乎羞涩地笑了一下，急忙撤

回目光，端起地头的洗衣盆扭身朝河边走去。女人的腰身如同柳枝

一样柔韧，迎风似的扭着，扭出了一路的风韵。

尽管那年轻女人只是惊惶一瞥，天寿还是认出了她是冯仁乾新

娶不久的小妾。冯仁乾是马家寨数一数二的财东，天寿跟他往 日 元

冤，近日元仇，却有点儿恨他:冯仁乾仗着有钱，老婆娶了一房还嫌不

够，老牛想吃嫩草，又娶了第二房。

冯仁乾娶亲那天，他也去看热闹。那排场红火的场面且莫提起 ，

让他没想到的是冯仁乾新娶的老婆竟然比冯仁乾的女儿还年轻，而

且十分地俊俏。当下他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他二十四岁了，还打着光

棍，冯仁乾都胡子一大把了，却娶了两房老婆，这一个竟然还这么年

轻漂亮。富人吃香的喝辣的搂着花骨朵女人睡觉，好事都 占尽了。

穷人吃糠咽菜，睡觉空着半边炕，尽吃苦受罪。这个世道也太不公平

了。他由嫉生恨，在肚里狠狠骂了一句"一棵嫩白菜叫猪拱了 ! "

那天晚上他失眠了，满脑子想的都是女人。后来，他迷迷糊糊地

做了个梦，梦见自己娶媳妇。一顶花轿呼扇呼扇地抬进家门 ，那女人

下了轿 ，头上顶着盖头 ，腰身十分好看 ， 凹的地方凹得惹眼 ， 凸的地方

凸得醒目。进了洞房，他急不可待地掀开女人的盖头，竟是冯仁乾新

娶的小老婆。 他惊呆了 ，那女人却用狐媚子眼波撩拨他，还伸出一只

白嫩的手替他解衣宽带。 他再也按捺不住，把女人搂在怀中 ，压倒在

炕上，一阵痛快淋漓之后，他倏忽惊醒，裤裆里湿乎乎的一片 · …. .这

虽是南柯一梦，却让他回味无穷。那天他呆坐在炕上，回味着梦中的

情景，不住地咂巴着嘴，嘴角还挂着一丝涎水，似乎刚从一个上等笼

席下来 ，但还没有吃饱肚子。 他再次倒头睡下 ，想再做一回这样的好

梦，却再也没有进入梦乡，反而大半夜睡不着觉，辗转反侧到后半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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扁担m
还是没有一丝睡意。他骂了一句粗俗不堪的话，把自己的拳头狠狠

砸在枕头上 . ... ..

天寿忘记了头顶毒热的太阳，痴呆呆地看着女人的背影，直到消

失 。 他有点儿迷糊 ，弄不明 白女人钻进玉米地里去干啥。 他着了魔

似的，径直走过去想看个究竟。钻进玉米地一丈来深，他看到睦沟里

有碗口大的一个湿疤，湿疤中有个窝窝。他先是一怔，俯下身把那个

湿疤窝窝看了半天就明 白过来 ， 咧着嘴无声地笑了。 他站直身子 ，解

开裤带，掏出家伙对着那湿疤窝窝狠狠冲了一泡尿。 尿声哗哗的 ， 显

得十分强健粗野蛮横。他咧开嘴开心地笑着，浑身舒坦地连着打了

两个尿战。

后来回想起这件事，天寿说那天他实在是着了魔。他钻出玉米

地，却没有回家，反而沿着女人走过的那条道朝河边走去。田间小道

在河边蜕变成了羊肠小道。 羊肠小道钻进一片不大的芦苇林就到了

小河。河宽不过两丈，深不过三尺，清澈见底，有鹅卵石铺在细沙上，

有鱼儿在水中游 ，有蜻蜓在水上飞。 河边铺着几块大青石板 ，青石板

左右两侧有几棵老白杨和几棵大柳树，知了起劲地在树上路噪，制造

着这一方的僻静。

天寿走进芦苇林，隐约看见女人蹲在青石板上洗衣。他没再往

前走，猫在芦苇林中往那边窥视。女人的背影像个硕大的葫芦，一个

饱满成熟的葫芦，煞是好看。刚才神情恍惚，他没有看清楚。此时他

看仔细了:女人穿了件红绸花格短袖衫子，薄如蝉翼，裸露的双臂如

同两截肥藕，手腕上带着金锄，一动一晃闪着太阳的光辉;裤子也挽

到了大腿根，丰版白嫩的大腿展示着女人的青春和美丽，不由使人滋

生出一种强烈的欲望。天寿只觉着心里头有无数毛毛虫在拱拥躁

动，他禁不住在胸口连着抓了几把。脸上的汗水顺着脖项流下来，他

却全然不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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~京事
女人洗衣服的样子很好看，似唱戏的小旦在甩水袖。女人边洗

衣服边哼着小曲"墙头上跑马还嫌低，面对面睡觉还想你，把住哥哥

亲了个嘴，肚里的疙瘩化成水…...

这分明是情歌，把天寿昕得全身的血脉暴胀。他在心里骂道:

"狗日的骚得很 ! "连咽了几口唾沫。

女人把洗干净的衣裳凉在芦苇上，伸长脖子往四处张望。天寿

的心猛地一战，意识到可能要出点儿什么事。果然就出了点儿事。

女人收回目光，伸手就解衣扣。短袖衫子脱掉了，粉嫩的朋体上只着

一件鲜红的裹肚。女人的手没有停，裹肚也摘掉了，粉嫩的恫体无遮

无拦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，胸前两只美丽的自鸽子高傲地扬着头，

跃跃欲飞。天寿把眼睛瞪到了极限，眨也不眨地盯着，唯恐遗漏了星

星点点。女人的手还没有停，又解开了裤带，脱掉了裤子。此时女人

身上只剩下了一条红三角裤权。女人的手还在动作，三角裤板最终

也被除掉了。一个再没有什么秘密的女人静静地站在河边，低头看

着流水，不知是在欣赏自己，还是在干其他什么。

天寿傻了，慌忙揉揉眼睛。他来到这个世界上，经过了二十四个

春秋，从没看到过如此触目惊心、摄人魂魄的美妙风景。他感到一阵

目眩，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，身子如同雪狮子烤火，心头却卷起了漫

天狂飘，下身鼓鼓地撑了起来.... ..

女人下了河，弯下腰去，浑圆的屁股高高翘起，在骄阳的照耀下

泛着令人心惊肉战的白光。女人撩起一把河水，河水便热烈地扑向

女人，亲吻着女人粉嫩的朋体，碰撞成元数晶莹的菊翠，从女人丰满

的胸脯、光洁的脊背、浑圆的屁股上滚落下来，落人河中。天寿把这

一切都看在眼里，全身的每一根血管都在膨胀，几近爆裂。下身的阳

物按捺不住地像板子一样顶得难受。一股强烈的、本能的、原始的、

充满兽性的欲望在他的胸膛里铺天盖地地燃烧着，愈燃愈烈，终于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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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烧毁了。他觉得天地之间 ，除了近在咫尺的女人，别的一切都不存

在了。他弄不清楚自己是怎样钻出芦苇林，扑倒了那个女人……

"救命啊 ! "

变了调的呼救声划破了河边的沉寂，往远处震荡。在那一刻， 白

杨树、柳树上的知了都吃了一吓 ，停止了路噪。天寿的耳朵却什么也

没听见，眼睛只盯着身下光洁粉嫩的女人。女人这时已经完全吓傻

了，不懂得什么风花雪月了，因而也不会有什么味道了。那时天寿并

不懂这些，只是像一头饿急了的野猪闯进了白菜地里乱拱乱吃。 当

他被几双大手从女人的身上揪开时， 还在情迷之中 。 没等他明 白过

来 ，几个拳头和几只脚从不同的方向一齐对他的躯体发起了进攻。

尽管他的身体很雄健，有着坚强的抗击力，但毕竟进攻太强大了，他

的身体如同一个大麻袋，被打得东倒西歪。 其中一个拳头猛地砸在

他的后脑勺上 ，他只觉得眼前那美妙无比的粉嫩肉体消失了 ， 金灯银

灯乱转起来。 他似乎又觉得喝醉了酒，迷糊起来，嘴里咕哝了句什

么，随后眼前那乱转的金灯银灯也熄灭了…. ..

冯仁乾得知二姨太被奸的消息已是午饭后。是陈根柱给他报的

信。陈根柱是冯家的伙计头子，也是冯家的远房外甥。他心眼活泛，

眼尖手快，伶牙俐齿 ， 能见风使舵，很得冯仁乾青睐。

是时，冯仁乾正躺在上房开间的躺椅上纳凉。 他架着二郎腿，一

手摇着大蒲扇，一手用牙签剔着牙缝。中午伙食不错，是牛肉凉皮，

他吃了两老碗。 冯家 日 子过得滋润 ， 掌柜的心宽事少，能睡能吃， 胃

口一直很好。他从牙缝剔出一条肉丝 ， 吐在脚地 ， 放下牙签 ， 端起放

在身边桌上的茶壶，嘴对嘴喝了一口，咕嘟咕嘟漱了一下口，缓缓咽

下。他喝着茶，眼珠子不时地往街门 口瞅。 老婆冯洪氏从屋里出来 ，

看他那模样 ，撇着嘴说"瞅啥哩?让那个小妖精洗几件衣裳就把你

心疼成啥了 。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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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J 东察
两月前，冯仁乾纳了个小妾，为此老婆冯洪氏肚里一直存着气。

今儿中午，太阳正毒，冯洪氏却硬是要小妾香玲下河去洗衣服，冯仁

乾不想让去，可看冯洪氏要跟他吵架的模样，便啥也没说。他不想为

这点儿小事跟大老婆吵，再者，小老婆也就十九岁，洗几件衣裳也不

算个啥。但到这时辰，还不见小老婆回来，他不免有点儿着急。其实

他也不是不放心，大天白日头的能出个啥事?只是院里没有小老婆

的身影和声音，他感到空落落的。小老婆长得俊俏，他就是爱看小老

婆白格生生的俊脸。

冯仁乾瞪了大老婆一眼，怨恨尽在不言中。

冯洪氏也回敬了他一眼，"哼"了一声，扭屁股进了屋。

就在这时，陈根柱失急慌忙地跑了进来，惊叫道"四舅(冯仁乾

行四)不好咧，把麻搭弄下咧! "

冯仁乾喝了一口茶，不慌不忙地问道"把啥麻搭弄下咧?"

"天寿狗日的，他他……"根柱抹着脸上的汗水，结巴起来，说不

出个子丑寅卵。他知道冯仁乾脾气乖庚，有所顾忌z不敢直言。

"天寿咋了?"冯仁乾忽地坐起身，眼睛紧盯着陈根柱。

去年伏天，为吃水冯家和天寿干了一仗。冯仁乾当时虽然没有

出面，可事情的结果却让他大失脸面。对此事他一直耿耿于怀。

马家寨地处渭北高原，原上缺水，井深三十余丈。马家寨有两眼

井，皆为官物。两眼官井的水既甜且旺，平常日子，大伙吃水并不犯

愁。只是每遇早年，吃水就比吃油还难。去年伏天天遇大旱，两眼官

井前排起了长队。冯家是大户，用水量大，冯仁乾便打发伙计在两眼

井都排上队。对此，众人也没啥怨言口

这一日，陈根柱在村东的官井排队绞水。轮到他时，已是黄昏。

他绞上水桶，一看，只有半桶黄泥汤。天旱水位下降，加之不间断地

绞水，井里已元水可绞。排在后边的人一看此情景，都摇头叹息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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扁担m
去。陈根柱脑子活泛，灵机一动，便盖上井盖，合衣睡在井盖上。 明

儿清晨第一名绞水者非他莫属。他没有想到马天寿竟然计高他一

筹。

天寿白天下地，傍晚回到家想喝口水，揭开瓮盖，瓮底朝着屋顶。

他挑起水桶去绞水，村西的官井摆着长蛇阵，村东的官井已无水可

绞。他只好忍着口渴啃了一块锅盔去睡觉。半夜里他嗓子眼儿冒

烟，再也元法入睡，便爬起身朝村东官井走去。

来到官井，他看见井盖上睡着人，便明白了是咋回事。借着月光

他仔细一看，是冯仁乾的伙计头儿陈根柱。他想叫醒陈根柱俩人一

同绞水。他连唤几声，陈根柱却前声如雷，动都没动。 他灵机一动，

想跟陈根柱开个玩笑。他双臂一使劲，抬起井盖一头往一旁移动。

井盖移到了一旁，陈根柱竟然没醒，依然响着叫贼吓老鼠的蔚声。他

笑骂了一句"这狗日的咋跟死猪一样。"转身去摇辘辘把绞水。

绞满一担水，陈根柱没有醒。绞了两担水，陈根柱依然大睡不

醒。天光大亮了，天，寿家里的大老瓮绞满了，陈根柱这才揉着惺怆的

睡眼坐起了身。天寿站在一旁抽着旱烟得意地笑。陈根柱迷糊地看

了天寿一眼，摸不清他笑啥。他绞上一桶水，一看，傻了眼，又是黄泥

汤!他抬起眼看天寿，啥都明白了，顿时脸上变了颜色，冲着天寿破

口大骂。天寿已得利益，并不计较，只是得意地笑。陈根柱却不依不

饶，越骂越难听，越骂越不堪入耳。天寿敛了笑，脸上变了颜色，以牙

还牙 "我让你二两酱，你当我不识秤!我绞马家寨官井水与你锤子

不相干!你狗 日的老鼠戴串铃，算哪国的儿马子 ! "

陈根柱气哑了，恼羞成怒，扑过去就打天寿。天寿本来就是刺儿

头，哪里肯善罢甘休，当即挥拳迎了上去。几个回合下来，便分出了

高低。陈根柱只有抵挡之力，毫无还手的机会。打斗怒骂声惊动了

大半条街，大伙儿都奔过来瞧热闹。陈根柱瞅见冯家的两个伙计，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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~京军
呼援手。那两个伙计奔来不问青红皂白，就捋袖子舞拳头朝天寿扑

来。天寿以一敌三，当即就显出败迹。这时天寿的堂兄天禄奔了过

来，叫道"姓冯的也太欺负人了 I "喊叫族里的弟兄快上手。马家族

中的天祥、天富、天狗等几个愣头儿青便上了手，冯家族中也冲出了

几个愣娃生胚子。原本是两人相斗，霎时变成了两族人的混战。

就在这时，只听见有人大喝一声"住手! "

混战的双方都是一怔，转眼一看，是金大先生。冯族人在刚才的

争斗中处于下风，不肯善罢甘休，几个愣头儿青还要动手，特别是陈

根柱，拳头又抡起来。天寿哪里肯饶他，也舞起了拳头。

金大先生脸上变颜失色，又是一声厉喝"天寿，还不住手! "

天寿见金大先生脸色十分难堪，悻悻地缩回了手。

金大先生转眼盯着陈根柱，说道"根柱，客再大也压不过主。你

还要动手么?"

陈根柱焉了，垂下了拳头。

金大先生悬壶济世，医术高明，行医几十年，救死扶伤，且为人谦

和，向来乐善好施，别说在马家寨，就在方圆几十个村寨都极有威望。

凡事他一出面，任谁都得给他面子。此时他站出来说话，马冯两姓族

人都住了手。

金大先生叹了口气，说道"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! "

众人面面相觑，不明白金大先生说这话是啥意思。

金大先生看一眼陈根柱，说道"井是官物，岂能霸而占之。"又看

天寿一眼，道"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，咋能乱了秩序。"

没人吭声，都在昕金大先生说话。

俄顷，金大先生仰脸看看瓦蓝的天，叹道"都是老天作的孽! "朝

大伙摆摆手，说"这事到此就为止了吧，大伙儿各干各的活儿去吧。"

事后，陈根柱对冯仁乾说，金大先生调解这件事时偏向马家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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